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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这一点至今未变, 这个根本不能丢。为什么100 多年

前产生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今天仍要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当代是否仍有解释力? 这就是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问题。 

一、尊重历史 

马克思主义自从产生以来, 在世界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它

不仅使人类的很大一部分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方向, 而且, 它对资本主义严重

弊端的深刻批判从反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整, 使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明显

增长, 大大提升了整个世界的文明水平。 

在当今世界上, 马克思主义尽管不占主流地位,但其影响还是相当大的。仅以英国、法国、德国

和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例, 即可说明这一问题。1999 年底, 英国广播公司(BBC) 在全球互联

网上公开征询投票一个月, 评选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思想家, 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思想家”第一

人。( 同年早些时候, 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的教授们曾经就此进行过征询、推选, 马克思同样被推

举为“千年第一学人”。) 路透社就此发表评论说: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对于过

去一个多世纪全球的政治和经济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05 年7 月14 日, 英国广播公司(BBC) 

《我们的时代》广播节目评选“人类最伟大的哲学家”, 马克思以27.93%的得票率荣登榜首。休谟、

柏拉图、康德、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远远落在其后[1]。 

法国每年都举办“国际马克思大会”, 每次都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参加, 其中不少人是著名学

者。例如, 2007 年10 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马克思大会, 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500 余位马

克思主义研究者包括不少著名学者参加[2]。2007 年, 法国经济周刊《挑战》出版《马克思专刊》, 

标题为“马克思:他的分析仍未过时”。该刊副总编达尼埃尔·富尔坦说: “马克思从来就没有‘离

开’过法国。”[3]法国前总统密特朗也讲: “社会主义是现代巨大的历史潮流,但是2000 年的需要

并不是1900 年的需要。要忠于事物的根, 并通过事物不断运动的本性表现出管理当今事物的能力, 

这就是我们行动的不可缺少的综合方针。”[4] 

西方国家的社会党、民主党奉行指导思想多元化, 而其中的一元, 在多数社会党、民主党那里, 

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或社会历史思想。例如, 1989 年12 月20 日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

领》在“我们的历史渊源”部分说: “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渊源来自于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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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社会学说, 以及工人运动的经验。”这里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和社会学说”, 表明他们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 

甚至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 马克思主义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例如,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和威廉·D·诺德豪斯合著的、影响很大的《经济学》一书中, 尽管

他们不赞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等观点, 但仍然借助他人

之口承认:“19 世纪的思想家, 没有一个像马克思那样对人类产生如此直接、深思熟虑和巨大的影

响。”[5- 1]他们写道: “...同我们所概略考察过的大多数早期的理论不同的是, 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 1]“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历史的经济解释是他

们的能经久存在的贡献之一。...马克思指出了处于我们价值观念背后并决定它的经济利益的作

用。...属于上层建筑的信仰、法律和意识形态是生活的物质条件和阶级的物质利益的反映。”[5- 

2]“事实上, 这种看问题的方法很难说是与主流经济学相抵触的。”[5- 2]当然, 他们认为, 历史戏

剧并没有按照马克思的剧本演出, 即没有按照马克思的预言而发生。 

如果说得更远些, 那么, 在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经济的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中, 在日渐增多

的员工持有股份的实践中, 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公正水平的日益增长中, 在城乡差别、工农

差别、体脑差别的不断缩小中, 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再如, 众所周知, 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 例如萨特、德里达、海德格尔、罗蒂、福山、吉登斯

等, 都很尊崇马克思甚至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 “马克思主义非但没

有衰竭, 而且还十分年轻, 几乎还处在童年时代: 它才刚刚发展。因此, 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

它是不可超越的, 因为产生它的情势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 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上形成; 

它们必然处于这种土壤为它们提供的范围内, 或是在空虚中消失或衰退。”[6]法国后现代主义代表

人物德里达认为, “不去阅读而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

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 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不能没有马克思, 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 

没有马克思的遗产, 也就没有将来: 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 得有他的才华, 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

神。”[7]德国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认为, “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

度中去了, 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8] 

吉登斯是当代英国著名思想家。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许多观点是吉登斯政治哲学的重要

理论来源。从一定意义上说, 他是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像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 对

资本主义的现实一直持批判态度, 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已经终结了。他认为, 社会

动力存在于社会组织在互动过程中的整合和人的个人能动性的发挥这个“双线汇合”的过程之中, 是

社会存在的客观内容和人的主观性的二元统一的过程[9]。 

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认为,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甚至比圣经《新约》更具有

强大的启迪性和感召力, 由于它比圣经更具有世俗性, 所以它也就更能够有力地激励人们为建立一个

更加平等的理想社会而斗争[10]。 

美国日裔著名学者、曾经写过影响很大的《历史的终结》的福山, 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 “因为

我相信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有一个普遍的进程”[11]。 

因此, 正如有人所说, “在当代世界, 对马克思一无所知, 等于半个文盲。”像马克思主义这样

对人类发挥了如此巨大作用的理论, 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 我们必须给予应有的尊重。尤其是对中国

来说, 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更加不可忽视。有了马克思主义, 才有中国共产党, 才有中国革命、建设和

改革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思想理论基础, 这个根本不能丢。坚持马克思主义, 能够保持党和

国家指导思想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为党12和国家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尊重科学 

这里所说的“科学”是广义的, 泛指一切正确的、合理的、进步的思想理论, 既包括工具理性

( 狭义的科学) , 也包括价值理性。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势, 反映了工人

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 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 为我们指明了奋斗方向。反映一

般规律的普遍真理是不可违背的, 进步的价值取向是不可偏离的, 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是推动我们不懈

奋斗的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既有工具理性的意义, 更有价值理性的意义。它可以为党和人民明确前

进的方向和道路, 为我们更好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好各项工作、加强自身修养



提供科学的指导。这是我们现在和今后仍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理由。 

譬如, 在中国民主革命特别是在红军时期, 反动势力极其强大, 革命力量十分弱小, 胜利前景相

当渺茫。毛泽东等早期革命者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有一个远大的理想——马克

思主义所指明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景, 同时它又以苏维埃俄国为现实榜样, 这个样板又是可触可

及的。因此, 与一般的农民造反不同, 毛泽东等革命者不是随遇而安, 不是胜骄败馁, 而是愈挫愈

勇, 坚忍不拔,直至夺取全国胜利。 

再如,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发展, 主要是以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撑的。它强调自由, 强调市场, 忽

视公正和公平。而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取向, 就是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它对于自

由主义具有重要的制衡和矫正作用。两者的适当结合, 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 西方国家的不

少有识之士提出:“我们要市场经济, 不要市场社会。”我国现在也存在着类似情况。王绍光指出, 

中国改革以来经历了从伦理经济到市场社会的转变。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 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巨大增

长, 但在90 年代末期市场原则开始席卷非经济领域, 大有成为整合社会生活机制的势头。经历了

“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 中国已出现了蓬勃的反向运动, 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在社会市

场里, 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 但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 尽力将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

域进行“去商品化”, 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 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 从而把市场重新“嵌

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显示, 中国政府既有政治意愿也有财政能力来

充当社会市场的助产士, 虽然无论在意愿还是能力上, 两者都有待加强[12]。这在一定意义上证明

了, 在当代世界包括中国, 马克思主义仍然不可或缺。国内有学者也表达了与笔者相近的看法。如陈

学明, 他一方面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下述方法仍为当今我国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必需: 马克思

的从经济关系中寻找根源的方法、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的透过现象

看本质的方法等。”[13- 1]另一方面, 他认为,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主要是为人类构建“意义

世界”, 它“有以下内容: 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 只有全面发展的人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人; 劳动是人

的本质, 使劳动成为一种消遣, 而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对人的生存具有深刻意义; 人与自然应

和谐相处, 回归到大自然这一人类家园中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人活着的意义; 追求人与人之间‘事实

上的平等与公正’, 只有到了人与人之间真正实现了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事实上的平等那天, 人的

生存意义才能充分展现; ‘自由人联合’,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是处理个

人与个人之间、特别是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准则, 这一准则完全实施之时也是人生的意义充分展现

之日。所有这些方面是有着内在联系的统一体, 对当今世界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13- 2]。 

他还指出: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苏东剧变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的理论成果是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中‘活东西’与‘死东西’的澄清。...( 他们) 着力推崇马克思学说中的一些具有顽

强生命力的理论观点。其中主要的有: 第一, 马克思关于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第二, 马克思关

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第三,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13- 3] 

三、现实需要 

一些人不时提出这样的问题: 西方国家以什么13为指导思想? 它们不讲马克思主义, 不是也搞得

很好吗? 我们整天讲马克思主义, 又说得那么复杂, 不讲它不行吗?我认为, 西方国家的指导思想是

多元化的, 因为它们强调信仰自由, 但是, 他们也有一些大致相同的价值理念, 主要是自由、民主、

互助、人权这样一些基本理念。我们的情况与他们有很大不同。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7000 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国作为一个有13 亿多人口的大国, 必须有一个

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 否则, 必然是一盘散沙, 党将不党, 国将不国。这个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 只

能是马克思主义( 包括其创新成果) 。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宣传和教育,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

深入党心、民心, 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 

它是我们建构这个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的现实基础。其他任何理论都无法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影

响相比, 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无论是西方自由主义, 还是儒学或是什么宗教) 能够充当这一重任。 

诚然, 在马克思、列宁等人的学说中, 也有某些过时的甚至错误的成分, 但它的主要内容特别是

其世界观是正确的, 是我们继续前进的指导思想。其实, 任何思想体系都会有某种不足。譬如, 基督

教中就有不少荒谬的东西, 可是, 西方国家并没有简单地抛弃它, 而是进行宗教改革, 使其世俗化, 

与现实生活相容, 并且强化了它的道德教化功能, 因此, 基督教在当代西方仍然展现着很强的生机。



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 固然不宜同基督教简单类比。但是, 如果借口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过时了而轻

视马克思主义, 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应当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并使之

不断得到新的解释和建构, 从而发挥它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巨大的促进作用。 

必须看到,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而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人民富裕幸福的基本条件。假如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党就

会分裂, 我们国家就会陷入混乱,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无法进行, 人民利益就要受到严

重损害。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因此, 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现实政治也要

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总之, 从历史、理论与现实三个方面的统一来看, 我们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当然, 这是指

科学理解的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它的以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求

真理与求价值相统一的基本精神, 即在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的基础上, 为绝大多数人(包括

其中每个人)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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